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囚因国回

什么是启蒙运动
?

康德

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 自己所加之于 自 己的不

成熟状态
,

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
,

就对运

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
。

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
,

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

用时
,

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 已所加之于自己

的了
。

S a p er
e a u d !e 要有勇气运用你 自己的理智 !这

就是启蒙运动的 口号
。

懒惰和
J

法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
,

当大 自然

早己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以后 ( n

atu
-

r 是d i t er ~ ~
n n es )时

,

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

态之中
,

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

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
。

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

逸
。
女口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

,

有一位牧师能替

我有良心
,

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
,

等等
;

那么我

自 己就用不着操心了
。

只要能对我合算
,

我就无需去

思想
:

自有别人会替我去做这类伤脑筋的事
。

绝大部分人 (其中包括全部的女性 )都把步人成

熟状态认为除了是非常之艰辛而外并且还是非常之

危险的
;

这一点老早就被每一个一片好心在从事监

护他们的保护人关注到了
。

保护人首先是使他们的

牲 口愚蠢
,

并且小心提防着这些温驯的畜牲不要竟

敢 冒险从锁着他们的摇车里面迈出一步
;

然后就向

他们指出他们企图单独行走时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危

险
。

可是这种危险实际上并不那么大
,

因为他们跌过

几跤之后就终于能学会走路的
;

然而只要有过一次

这类事例
,

就会使人心惊胆战并且往往吓得完全不

敢再去尝试了
。

任何一个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 自己天性的那

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
,

都是很艰难的
。

他甚至

于已经爱好它了
,

并且确实暂时还不能运用他自 已

的理智
,

因为人们从来都不允许他去做这种尝试
。

条

例和公式这类他那天分的合理运用
、

或者不如说误

用的机械产物
,

就是对终古长存的不成熟状态的一

副脚桔
。

谁要是抛开它
,

也就不过是在极狭窄的沟渠

上做了一次不可靠的跳跃而己
,

因为他并不习惯于

这类 自由 的运动
。

因此就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通过

自 己精神的奋斗而摆脱不成熟的状态
,

并且从而迈

出切卖的步伐来
。

然而公众要启蒙自 己
,

却是很可能的
; 只要允许

他们自 由
,

这还确实几乎是无可避免的
。

因为哪怕是

在为广大人群所设立的保护者们中间
,

也总会发见一

些有独立思想的人
;

他们自 己在抛却了不成熟状态的

羁绊之后
,

就会传播合理地估计自 己的价值以及每个

人的本分就在于思想其自身的那种精神
。

这里面特别

值得注意的是
:

公众本来是被他们套上了这种羁绊

的
,

但当他们的保护者 (其本身是不可能有任何启蒙

的 )中竟有一些人鼓动他们的时候
,

此后却强迫保护

者们 自身也处于其中了
;

种下偏见是那么有害
,

因为

他们终于报复了本来是他们的教唆者或者是他们教

唆者的先行者的那些人
。

因而公众只能是很缓慢地获

得启蒙
。

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

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
,

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

式的真正改革
;
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

,

将会成

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
。

然而
,

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

何别的东西
,

而且还确乎是一 切可以称之为自 由的

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
,

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

公开运用 自 已理性的 自 由
。

可是我却听到从四面 / 又

方都发出这样的叫喊
:

不许争辩 !军官说
:

不许争辩
,

只许操练 ! 税吏说
:

不许争辩
,

只许纳税
。

神甫说
:

不

许争辩
,

只许信仰
。

(举世只有一位君主说
:

可以争

辩
,

随便争多少
,

随便争什么
,

但是要听话 !君主指普

鲁士排德烈大王 )到处都有对自 由的限制
。

然则
,

哪些限制是有碍启蒙的
,

哪些不是
,

反而

是足以促进它的呢 ?我回答说
:

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

自 己理性的 自由
,

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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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下运用 自己的理性往往会被限制得很狭隘
,

虽则

不致因此而特别妨碍启蒙运动的进步
。

而我所理解

的对 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
,

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

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
。

一个人在其所

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 的 自 己

的理性
,

我就称之为私下的运用
。

就涉及共同体利益的许多事物而言
,

则我们必

须有一定的机器
,

共同体的一些成员必须靠它来保

持纯粹的消极态度
,

以便他们由于一种人为的一致

性而由政府引向公共的 目的
,

或者至少也是防止破

坏这一 目的
。

在这上面确实是不容许有争辩的
;

而

是人们必须服从
。

但是就该机器的这一部分同时也

作为整个共同体的
,

乃至于作为世界公民社会的成

员而论
,

从而也就是以一个学者的资格通过写作面

向严格意义上的公众时
,

则他是绝对可以争辩的
,

而不致因此就有损于他作为一个消极的成员所从

事的那种事业
。

因此
,

一个服役的军官在接受他的

上级交下某项命令时
,

竟抗声争辩这项命令的合 目

的性或者有用性
,

那就会非常坏事
;

他必须服从
。

但

是他作为学 者而对军事业务上的错误进行评论并

把它提交给公众来作判断时
,

就不能公开地加以禁

止了
。

公民不能拒绝缴纳规定于他的税额
;

对所加

给他的这类赋税惹事生非地擅行责难
,

甚至可以当

作诽谤 (这可能引起普遍的反抗 )而加以惩处
。

然而

这同一个人作为一个学者公开发表自 己的见解
,

抗

议这种课税的不适宜与不正 当不一样
,

他的行动并

没有违背公民的义务
。

同样地
,

一个牧师也有义务

按照他所服务的那个教会的教义 向他的教义问答

班上的学生们和他的会众们作报告
,

因为他是根据

这一条件才被批准的
。

但是作为一个学者
,

他却有

充分 自 由
、

甚至于有责任
,

把他经过深思熟虑有关

那种教义的缺点的全部善意的意见以及关于更好

地组织宗教团体和教会团体的建议传达给公众
。

这

里面并没有任何可以给他的 良心增添负担的东西
。

因为他把作为一个教会工作者 由于 自 己职务的关

系而讲授的东西
,

当作是某种他 自 己并没有 自 由的

权力可以按照 自 己的心意进行讲授的东西
;
他是受

命根据别人的指示并以别人的名义选行讲述 的
。

他

将要说
:

我们的教会教导这些或那 些
;

这里就是他

们所引用的论据
。

于是
,

他就从他 自 己不会以完全

的信服而赞同
、

虽则他很可以使 自 己负责进行宣讲

的那些条文 中—
因为并非是完全不 可能其 中也

隐藏着真理
,

而且无论如何至少其中不会发见有任

何与内心宗教相违背的东西
,

—
为他的听众演绎

出全部的实用价值来
。

因为如果他相信其中可以发

见任何与内心宗教相违背的东西
,

那么他就不能根

据良心而尽 自 己的职务了
,

他就必须辞职
。

一个就

任的宣教师之向他的会众运用 自己的理性
,

纯粹是

一种私下的运用
;

因为那往往只是一种家庭式的聚

会
,

不管是多大的聚会
;

而在这方面他作为一个牧

师是并不 自 由的
,

而且也不能是 自 由 的
,

因为他是

在传达别人的委托
。

反之
,

作为一个学者通过 自 己

的著作而向真正的公众亦即向全世界讲话时
,

则牧

师在公开运用他的理性上便享有无限的 自 由 可以

使用他自 己的理性
,

并以他 自 己本人的名义发言
。

因为人民 ( 在精神事务上 )的保护者而其本身居然

也不成熟
,

那便可以归结为一种荒谬性
,

一种永 世

长存的荒谬性了
。

然则一种牧师团体
、

一种教会会议或者一种可

敬的教门法院 (就象他们在荷兰人中间所 自称的那

样 )
,

是不是有权宣誓他们自 己之间对某种不变的

教义负有义务
,

以便对其每一个成员并且由此也就

是对全体人民进行永不中辍的监护
,

甚至于使之永

恒化呢 ?我要说
:

这是完全不可能的
。

这样一项向人

类永远封锁住了任何进一步启蒙的契约 乃是绝对

无效的
,

哪怕它被最高权力
、

被国会和最庄严的和

平条约所确认
。

一个时代决不能使 自己负有义务并

从而发誓
,

要把后来的时代置于一种决没有可能扩

大 自 己的 (尤其是十分迫切的 )认识
、

清除错误以及

一般地在启蒙中继续进步的状态之 中
。

这会是一种

违反人性的犯罪行为
,

人性本来的天职恰好就在于

这种进步
;

因此后世就完全有权拒绝这种 以毫无根

据而且是犯罪的方式所采取的规定
。

凡是一个民族可以总结为法律的任何东西
,

其

试金石都在于这样一个问题
:

一个民族是不是可以

把这样一种法律加之于其自 身 ? 它可能在一个有限

的短时期之内就好像是在期待着另一种更好的似

的
,

为的是好实行一种制度
,

使得每一个公民而尤其

是牧师都能有自 由以学者的身份公开地
,

也就是通

过著作
,

对现行组织的缺点发表 自 己的言论
。

这种新

实行的制度将要一直延续下去
,

直到对这类事情性

质的洞见已经是那么公开地到来并且得到了证实
,

以致于通过他们联合 (即使是并不一致 )的呼声而可

以向王位提出建议
,

以便对这一依据他们更好的洞

见的概念而结合成另一种已经改变了的宗教组织加

以保护
,

而又不致于妨碍那些仍愿保留在旧组织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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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的人们
。

但是统一成一个固定不变的
、

没有人能够

( 叨肠怕在一个人的整个一生中 )公开加以怀疑的宗教

体制
,

从而也就犹如消灭了人类朝着改善前进的整

整一个时代那样
,

并由此给后代造成损害
,

使得他们

毫无收获
,

— 这却是绝对不能容许的
。

一个人确实

可以为了他本人并且也只是在一段时间之内
,

推迟

对 自己有义务加以认识的事物的启蒙
;

然而迁行放

弃它
,

那就无论是对他本人
,

而更其是对于后代
,

都

可以说是违反而且践踏人类的神圣权利了
。

而人民对于他们本身都不能规定的事
,

一个君

主就更加不可以对他的人民规定了
; 因为他的立法

威望全靠他把全体人民的意志结合 为他 自 己的意

志
。

只要他注意使一切真走的或号称的改善都与公

民秩序结合在一起
,

那么此外他就可以把他的臣民

发觉对 自 己灵魂得教所必须做的事情留给他们 自

己去做
;
这与他无关

,

虽则他必须防范任何人以强

力妨碍别人根据 自 己的全部才能去做出这种决定

并促进这种得救
。

如果他干预这种事
,

要以政府的

监督来评判他的臣民借以亮明他们 自己的见识 的

那些作品
;

以及如他凭 自 己的最高观点来这样做
,

而使 自 己受到
“ C a e s a r n o n e s t t s u p r a g ar m m a t i e 。 。 ”

(凯撒并不高于文法学家 )的这种责难
;

那就会有损

于他的威严
。

如果他把自 己的最高权力降低到竟至

去支持自 己国内的一些暴君对他其余的臣民实行

精神专制主义的时候
,

那就更加每况愈下了
。

如果现在有人问
: “

我们 目前是不是生活在一个

启蒙了的时代 ? ”

那么回答就是
: “

不是
,

但确实是在一

个启蒙运动的时代
” 。
目前的情形是

,

要说人类总的说

来已经处于
,

或者是仅仅说已经被置于
,

一种不需别

人引导就能够在宗教的事情上确切地而又很好地使

用 自己的理智的状态了
,

则那里面还缺乏许多东西
。

可是现在领域已经对他们开放了
,

他们可以自 由地在

这上面工作了
,

而且对普遍启蒙的
、

或者说对摆脱自

己所加给自 己的不成熟状态的障碍也逐渐地减少了
;

关于这些我们都有着明确的信号
。

就这方面考虑
,

这

个时代乃是启蒙的时代
,

或者说乃是排德烈的世纪
。

一个不以如下说法为与 自 己不相称的国君
:

他

认为 自己的义务就是要在宗教事务方面决不对人们

加以任何规定
,

而是让他们有充分的自由
,

但他又甚

至谢绝宽容这个高傲的名称
;

这位国君本人就是启

蒙了的
,

并且配得上被天下后世满怀感激之忱尊之

为率先使得人类
,

至少从政权方面而言
,

脱离了不成

熟状态
,

并使每个人在任何有关良心的事务上都能

自 由地运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
。

在他的治下
,

可敬的

牧师们可以以学者的身份自 由地并且公开地把自 己

在这里或那里偏离了既定教义的各种判断和见解都

提供给全世界来检验
,

而又无损于自 己的职责
:

至于

另外那些不受任何职贵约束的人
,

那就更加是如此

了
。

这种自 由精神也要向外扩展
,

甚至于扩展到必然

会和误解了其自身的那种政权这一外部阻碍发生冲

突的地步
。

因为它对这种政权树立了一个范例
,

即自

由并不是一点也不关怀公共的安宁和共同体的团结

一致的
。

只有当人们不再有意地想方设法要把人类

保持在野蛮状态的时候
,

人类才会由于 自 己的努力

而使 自己从其中慢慢地走出来
。

我把启蒙运动的重点
,

亦即人类摆脱他们所加

之于其自 身的不成熟状态
,

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务方

面
,

因为我们的统治者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并没有向

他们的巨民尽监护之责的兴趣
;

何况这一不成熟状

态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而又是最可耻的一种
。

但

是
,

一个庇护艺术与科学的国家首领
,

他的思想方

式就要更进一步 了
,

他 洞察到
:

即使是在他 的立法

方面
,

容许他的臣民公开运用他们 自 身的理性
,

公

开向世上提 出他们对于更好地编撰法律
、

甚至于是

直言无讳地批评现行法律的各种见解
,

那也不会有

危险的
。

在这方面
,

我们有着一个光辉的典范
,

我们

所尊敬的这位君主 (指普鲁士排德烈大王 )就是没

有别的君主能够超越的
。

但是只有那位其本身是启蒙了的
、

不怕幽灵的

而同时手中又掌握着训练精良 的大量军队可以保

障公共安宁的君主
,

才能够说出一个 自 由国家所不

敢说的这种话
:

可以争辩
,

随便争多少
,

随便争什

么
;

但是必须听话
。

这就标志着人间事务的一种可

惊异的
、

不能意料的进程
;

正犹如当我们对它从整

体上加以观察时
,

其中就几乎一切都是悖论那样
。

程度更大的公民 自 由 仿佛是有利于人民精 神的 自

由似的
,

然而它却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限度
;反之

,

程

度较小的公民自 由却为每个人发挥 自 已的才能开

辟了余地
。

因为当大自然在这种坚硬的外壳之下打

开了为她所极为精心照料着的幼芽时
,

也就是要求

思想自 由 的倾向与任务时
,

它也就要逐步地反作用

于人民的心灵面貌 (从而他们慢慢地就能掌握 自

由 ) ;

并且终于还会反作用于政权原则
,

使之 发见按

照人的尊严— 人并不仅仅是机器而已— 去看

待人
,

也是有利于政权本身的
。

1 7 8 4 年 9 月 3 0 日
.

于普鲁士哥尼斯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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